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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杏儿们、桃儿们、李儿们芳菲
既尽，而独有一种花儿，她不争春，不喧嚷，
不卑不亢，清新自然，淡雅而大方，亲切又端
庄，盛开在暮春的季节。

这就是槐花，一种素颜朴实，清香可人，
既能观赏又能食用的美丽的花儿。

你看，山崖上，田埂边，沟渠畔，在农家
小院里，在村庄的周围，在那些不被所谓名
贵的花儿看好的地方，总有槐花安静而纯粹
地开放。

我的故乡，河南省郏县茨芭镇构树张村
——豫西平原上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子，此时
正是槐花的世界。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的古刹大
会日，俗称日子会，还叫待客会。槐花盛开，
装点着故乡的山山岭岭，村子里要唱几天几
夜的大戏，以庆祝即将来临的麦收季节。每
家每户都要准备好吃好喝的饭菜招待前来
串门的亲戚。一般人家都要做八个菜，两个
汤，俗称八大碗。光景好的人家要做好几桌
菜，有些洛阳水席的架势。那时节是和新年
一样郑重的，各家各户的餐桌上，必有槐花
这道菜。主妇们各显其能，或煎炒，或清蒸，
或油炸，或水煮，色、香、味各具特色。我的
母亲就是优秀的厨娘，她会做一种叫“麻爷
雀”的菜，先是和面，然后在面盆里倒入少许

的菜籽油和盐，还要放一会儿，母亲说这是
让面“睡一睡”。等到把鲜嫩的槐花掺进去
拌均匀的时候，面已经发酵，这时面就“醒”
了。在案板上切成各种小鸟的形状，再油
炸，出锅的“山麻雀”形象逼真，香酥可口，从
舌尖到舌根都是槐花的香味。

在这样的节日，大人们自然很重视，他
们大约有很多重要的农事要商议，有许多亲
情要畅叙，还要置办麦收的各种工具。对于
我们小孩子呢，这几天可以有大戏看、有好
饭菜吃，再怎么顽皮，大人也无暇顾及，那是
多么美好的时刻！对这样的日子，小伙伴们
总是惦记着，尽管总也记不住具体的日期，
可是我们知道：槐花开了，这样的日子就要
到了。

长大后，为了生活总是在路上走，远离
了家乡也远离了槐花。匆匆那年的那个匆
匆的瞬间，在疾驰的车窗外，我倏然看见，春
天的田野里，一座并不高大的平房上飘着一
缕缕炊烟，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采摘槐花。
男人和女人穿着朴素的衣衫，低声交谈着，
不知男人说了什么有趣的话题，女人低着
头，手上捋着槐花，只是浅浅地笑。近旁大
路上车流喧嚷，丝毫没有干扰到他们享受春
光的静美。

我的心陡然一惊，这些年，我无休止的

漂泊究竟为了什么？这个普通的生活场景，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生离死别，有的只是宁
静和恬淡。像一杯白开水，透出生活的底
色。是时候了，我要停下匆忙的脚步，直到
灵魂跟上来。

这些年，每到槐花开放的季节，我总想
贴近那一树树的槐花，闭上眼，深深地呼吸
那芬芳，像是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那幸福比
世上一切都要美好，因为这是母爱的味道
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去的尽管
去，来的只管来吧！槐花又开的季节，在
异乡，我又向母亲、向故乡投去眷恋的目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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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慈善协会召开座谈会，参会者多为企
业界大佬，其中一位着装素朴、偏坐一隅的
老者引起了我的注意。老者名李欣，鲁山梁
洼镇人。主持人介绍他的事迹，说他捐款数
额虽然不大，仅一百元，却是月月捐，年年
捐，自2016年，一直捐到现在。

一介平民，有此善念，令我感动。我准
备采访他，会议结束，却不见了他的踪影，一
打电话，他说骑着三轮车，已在返家的路
上。他说：天快黑了，家里事多，妻子还有
病；至于他的捐助，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是何动因，让他八年如一日？
正值春浓，我专门去梁洼拜望李欣。一

路上，万物铺翠，遍野清馨。李欣家住梁洼
南街，一个小院，三间主房，屋内简陋，除了
一张柜桌一对沙发，别无他物。

我开门见山，问他何以起念做此善举，
李欣一直摇头挥手、微笑不语。问得恳切，
这才说出掏心窝子的话，说皆因父母、岳父
母的教诲，再是感恩国家的好政策，和平盛
世，自己依靠勤劳双手，得以生活幸福，可是
还有一些人，免不了有天灾人祸，得众人相
帮才能渡过难关。

李欣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父曾
两次夜间得急病。四条街找不来一辆机动

车往县城送。无奈之下，乡邻们绑了个担
架，6个人轮换着抬，大冷天，用了3个多小
时，抬了25里地，赶到县医院，及时做了手
术，这才救了父亲。两次都是。父亲87岁
无疾而终，生前，老人家一直感念乡邻，千万
遍嘱托他，一定记住乡亲们的恩情，要报恩
行善。

李欣的妻子叫郭雪，娘家住同一条街，
岳父是土郎中，擅治疮痈疔疖，会熬膏药，
熬出的膏药全部免费。方圆几十里，连宝
丰县也有不少病人赶来求治。家中病人
多，岳父忙于接待，天天顾不上吃应时饭。
岳父家比李欣家的经济条件稍好些，但岳
父嫁女，想法奇特：让闺女找个比自家穷的
人家嫁。岳父的理由是闺女嫁过去能当
家，不受欺。闺女听爹的话，父女俩都看中
了在一条街长大的李欣，小伙子一表人才，
踏实肯干。李欣家穷点不要紧，谁不是从
穷处过来的？

婚后，夫妇俩合力经营日子。风雨春
秋，李欣卖过窑货，开过三轮，赁过架板，售
过水泥，现在开了个五金小店。他的经营之
道是和善待客，童叟不欺，薄利便民，其所育
二子一女都已成家立业。几十年里，夫妻俩
虽然没有挣住大钱，没有什么存款，却依靠

自己的双手，不愁生计。李欣心里一直惦着
老父的话，想着做些更有意义的事。2008
年，一听汶川地震，李欣坐卧不安，与妻子一
合计，携了一千元钱到县城捐。2014年，妻
子患脑梗，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医药费不断，
然而，2016年，李欣得知县里成立有慈善协
会，立即寻至办公处，允诺月捐百元，至今不
辍。我说：你的日子并不宽裕，何必要捐？
怎么能坚持这么久？李欣说：社会之大，很
多人的生活比我要困难得多，自己虽人微力
薄，妻子还有病，但子女安居乐业，孙辈们也
都学习上进，自己身在福中，力所能及献点
儿爱心，本是分内之事。我说：你还想再捐
多久？他说：69岁了，计划再捐十年。

从梁洼归来，我感慨万端。鲁山人传承
平民圣人墨子的兼爱思想，自古就有从善尚
贤的品格。近年来，县慈善协会在全县倡导

“一元起捐，全民慈善，有难就帮”的理念，让
慈善的火炬广泛传递。可谓起于村舍，享在
民间，充分彰显出了友爱互助、乡风文明的
独特魅力。

涓涓细流，汇作滔滔爱河。李欣的百元
之捐，仅是小例一件，更多的爱心接力在此
不再赘述。唯愿慈善之爱，星火燎原；人间
温暖，遍洒各个角落。

有人说，构穗是长在树上的
虫草，我认为，它比虫草珍贵得多。

我家老宅里有棵构树，打我
记事起就有胳膊粗，像母亲一样

年轻有活力，年年都把春天的馈赠挂在
树梢上。构树很奇特，像猕猴桃一样分公
母，是夫妻树，公的开花，母的结果。每年开
春，春姑娘就用她那双灵巧的小手在公构树
上搓出许多“虫草”，在母构树上生出许多

“杨桃”。春风一摸，杨桃渐渐膨大，不经意
间就炸出一树“火球”，亮晶晶的，水汪汪的，
孩子们称它是“构桃”，爬到树上摘一颗放在
嘴里一嘬，就美得不知道姓啥了。而“虫草”
被阳光一吻，立马就炸毛了，发胖了，像一只
只毛毛虫吊在树枝上，风神的拐棍儿轻轻一
碰，便一头栽下来，趴在地上不动，拣一只用
手指一弹，淡黄色的粉末随风飘去，那就是
公构树传宗接代的花粉。

我家的那棵构树就是公的，每年春天，
构叶还没有露头，光溜溜的枝条上就挂满了

构穗，一簇一簇，绿绿的、嫩嫩的。那是构树
写在春天里的一首诗，挂在树梢上的一盘
菜，送给乡下人的一碗饭。母亲站在马扎
上，一只手拉着枝条，一只手把构穗撸下来；
我双手把篮子举过头顶，瓷实实的构穗掉到
篮子里，嘭嘭地响，那是母亲自编自演的“击
打乐”。美妙的乐曲裹着满院的快乐，送给
路边的绿草，树上的黄鹂，天空的白云。母
亲的“花棍舞”不停地表演着，篮子的重量也
在不断增加，我举不动了。母亲说：“别累着
了，把篮子里的构穗倒出来！”我倒完构穗，
一溜烟跑回来，“二人转”又开始了。

构树的枝条很绵软，拉成弯弓也不会
断，一根枝条上的构穗撸光了，一松手，嗖的
一声弹回去，晃悠开了，不等停下来母亲又
拽下一枝，动作依旧，笑容依旧，乐曲依旧。
我踮起脚尖儿，试图从母亲手中拉过枝条，
母亲连忙制止我：“构津有毒，沾到手上会起
疙瘩，又痒又疼。”我赶快松开，继续当“配
角”。母亲的手指被构津染成了黑色，可就

是不起疙瘩，我想，一定是老茧挡住了构津
的毒素。

母亲从马扎上蹦下来，又进了厨房。有
个厨师告诉我，做菜有三种境界：一是用手
做，二是用心做，三是用爱做。母亲的构穗
饭就是用爱做出来的，吃过了，我深信“构穗
蒜汁拌，有肉都不换”的俗语绝不是夸张。
六十年过去了，构穗那糯糯的口感，淡淡的
清香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如今，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腰弯了，耳
聋了，眼花了，腿脚也不灵便了，马扎上不去
了，构穗摘不到了，但她每年都能让我吃到
构穗，而且是不老不嫩的。杏花开罢，天气
渐暖了，她就坐在院子里守望着那棵老构
树，啥时候冒穗，啥时候长大，啥时候该摘，
她都记在心里，就像婆婆盼望儿媳妇生孙子
一样上心。“预产期”到了，一个电话打给我，
我就吃到了沾满母亲牵挂和爱意的构穗。

只要母亲还在，我就有春天，就能吃到
最好的构穗！


